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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灯号吹了半个小时，黄小琥仍然
没有睡意，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出现“烙烧饼”的情况，已经不是第
一次了，准确地说，是从三天前那场面试
开始的。

话说那天，黄小琥一吃过午饭，便径
直敲开了连长的房间：“连长，我想换个
专业！”
“换专业？”连长放下手中的笔，笑着

问道，“你想换什么专业？”
“我觉得，炊事班就挺好的。”黄小琥

见连长和颜悦色，心情不错的样子，便毫
无顾忌地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每天为
战友们服务，应该很有意义！”

这哪里是想去炊事班，分明是打退
堂鼓的节奏啊？连长是从战士提干的，
对战士们的心思再清楚不过了，尤其像
黄小琥这样军事素质一般的同志。

听完黄小琥的汇报，连长心里就已
经有了主意：“想去炊事班，可以啊，我没
意见。不过，按照连队的传统，想进炊事
班，先要过面试！”
“面试？”这一次，轮到黄小琥蒙了，

刚才还喜上眉梢，转眼就晴转多云，就连
声音也低沉了许多，“面试什么？”
“咱是步兵，当然面试跑步了。老规

矩，三公里 12 分钟，跑进了，照你说的
办；跑不进，按我说的办。怎么样？”

相比连长的轻松平静，黄小琥显得
局促不安，要知道，他最大的弱项就是
三公里，之前最好的成绩也就 12 分 30
秒。但是，事到如今，他已骑虎难下，没
有退路了。

终于，挨到了下午体能训练时间。
黄小琥早早地就出现在了出发线，他甚
至换上了新发的迷彩鞋，心想着，新鞋或
许能给他带来好运气呢！当然，他的努
力也没有完全被辜负——12分 15秒！

按说，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不
仅破了个人纪录，而且还进入了良好的
行列。
“黄小琥不错啊！”连长在一旁忍不

住夸赞了一句，“不过，可惜了，可惜了！”
“我不信炊事班的能跑进 12分钟！”

黄小琥喘着粗气，一脸不服气，小声嘀
咕道。
“你这是要挑战炊事班吗？”听到黄

小琥的嘀咕，连长没有生气，一如往常那
样从容不迫，转过身对炊事班长说，“去

把你们班的人都叫过来，有人不服气
啊！”

不一会儿，炊事班到齐了，一脸自信
地走上起跑线。结果怎么样？炊事班 5
个人全部跑进了 12分钟，最慢的是兵龄
12年的炊事班长，不过也是11分 45秒！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面试失
败的黄小琥决定不再提任何与换专业有
关的字眼。然而，口服不代表心服，黄小
琥的心中始终有个疑问：炊事班一天要
做三顿饭，训练时间那么少，怎么会跑出
这么好的成绩？

因为心中的困惑，黄小琥连续三个
晚上没有睡好。这天，他终于忍不住
了，决定熄灯后去炊事班一探究竟，结
果，让他大吃一惊：炊事班的宿舍竟然
空无一人！

黄小琥一头雾水，回去的路上，他隐
约看到连队右侧的操场上有几个身影在
移动，走近一看，正是炊事班的 4个人。
只见他们穿着体能训练服，正满头大汗
地进行体能训练呢！

那一刻，不知为何，黄小琥的心突然
跳得好快，仿佛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体
能加餐”。黄小琥感觉脸上火辣辣的，心
也跳得更快了。可以确定的是，今晚，他
可以睡个好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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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夜，哨兵来叫，大家都起了。
半闭着眼，套上迷彩服，摸索压在

褥下的袜子，有人拧开了手电，晃得人
抬手挡脸。都看清了地面，都提着各自
的靴子，脚快速往里钻。

哨兵又来催。帘子一掀，风灌进
来，凉得很。
“快点快点，驾驶员已经热车了。”
“跟他说，大伙儿 5 分钟后就能登

车。”该绑的绑，该系的系，动作快的已
经钻出帐篷，门帘还没放稳，又钻回来，
“冷得很，都穿上棉衣棉裤！”

动作一下子都快了，一阵爬上爬下
的翻倒声。

穿上冬衣，门好像变窄了。背枪换
提枪，一个接一个侧着身出门。

冷气一下子麻了头顶，赶紧戴上帽
子，裹紧护具，集合列队。伴着一声“向
前看”，连长已在队伍前面站立。
“同志们，夜间拔点任务，去年是咱

们，今年又是咱们！为啥？这种任务不
给咱尖刀班还能给谁？”连长一动员，大
伙儿都扯着嗓子叫好，喊完都喘。大喘

一口，肺泡冰扎一样生疼，小口吸气吧，
空气又稀薄，憋得慌。
“登车！”走几步才觉出脚冷腿冷胳

膊冷，只有一张脸没有知觉。脚跺得再
响，大地也不吭声，只浮起些尘土在车
灯柱里晃。

人影晃动中，十个兵攀进了车厢。
连长爬上副驾驶座，门刚带上，车就
“嗷”的一声蹿了出去。

透过篷布缝看外面，辨不出天和
山。不知是空气冷得黑，还是天黑得
冷，反正一颗星星也没有，只有车掠起
的风，贴着篷布响。

迷糊了不知多久，车停了，灯灭
了。大家都下了车，循连长的声。
“成一路纵队，相邻距离 2米，开始

接敌！”
这双腿是自己的吗？应该还是！

因为腿打弯时，膝盖能觉得更凉。意识
越来越窄，只能盯在前面一位的脚跟
上，听着靴子声，一高一低地走。

突然担心起通信设备来，人都冻成
这样了，它能好吗？申请要解手，对讲
机里批准了。嗬！机器比人耐冻。

转过身去，裤带刚褪下，汗毛都竖
起来，皮肤缩紧一片。赶紧放弃，快速
跟上前一位的脚跟。
“这么快？”

“没尿。”
“咋不尿？”
“憋着还能存点热量。”
走一会儿，又小跑一会儿，记不起

交替了几次，还不见真正的战场。正纳
闷着，突然让停止前进。都找掩体，都
卧倒，都出枪，子弹上膛声次第传开。

屏息中，命令传来：还要再等。
紧绷的弦一松，这才感觉到腹部发

凉。贴紧地面，不让冷气钻进来。抬头
向上看，还是黑得不见五指，只能摸着
黑搓手，先手心搓手背，攥一攥，再手背
搓手心。有人听着声儿匍匐摸过来，
“哎，还有个招，别趴着了，仰过来，匀乎
着冻一冻。”

于是翻个身让胸口朝天，凉劲儿从
最先着地的屁股和后背一圈一圈转上
来，漫满全身，心里一阵踏实。“我屁股
还在呢！”老兵笑了，能辨出牙白。

遥远的天色已印出喀喇昆仑山的
轮廓。那轮廓纹丝不动。
“全体注意，开保险！”指令声虽不

大，却震颤！兵们都紧张起来，都看到
了微光条件下的目标，都小心地调整角
度。都心跳加速，都压住，不让它从喉
咙里跳出来。都气往上涌，都憋住，大
气不敢出。
“射击！”连长的命令才发出，阵地

上一时声光俱下，十道火舌交织成夜空
中的大桥。一时间，荒原变成了城市。
桥下江水汩汩流动，桥上的车载着密集
的光喧嚣而过。刺破苍穹的枪声和御
风飞驰的子弹是欢快的，它们为凯旋点
燃了黑夜。

酣畅淋漓过后，江水东流而去，昆
仑又寂静无言。射手都长出了一口气。
“注意！注意！九点钟方向还有个

小目标，是谁的？”对讲机急切地问。天
哪！果真还有目标！该咋办？都互相
看。
“谁还有子弹？”无人应答。都没子

弹了，都急起来，额头都要出汗。对讲
机里骂着，连长更急！
“啪！”突然，一声清脆响亮划过天

际。都抬头看，都扭头找，不等人反应，
又一声“啪”传来，声弱许多，是大山给
予的回应。

仿佛门后的开关，摁过之后，就给
“喀喇昆仑房间”通上电流——天的确
一截比一截亮了。忽然想起什么，转头
再看目标靶，似乎倒了，又似乎立着。
都急着请示：“检验？”连长说：“检验！”

有射手跃了出去，蛇形向山包上
拐，跑得缺氧，顾不上歇，喘着粗气，手
脚并用，终于看清了：目标被击中，只是
背后倚着山石，还歪立着。

大喜，赶紧向连长报告情况吧！可
连长呢？急着找。“那儿不是吗？”大家
都朝那儿看。百米开外，连长与不知从
哪儿冒出来的一个狙击手相向而立，俩
人聊了有一会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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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有意瞄准无意击发，列兵
刘战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出了枪膛。半
身胸环靶，五发子弹枪枪 10环，在全
连的同年兵中排第一。刘战强忍内心
的狂喜和得意，脸上依旧平静如水。

这是新兵刚下班，连里组织的一
次检验性射击考核。一心想当射手的
刘战验完枪，美美地想：凭着自己响
当当的成绩，分到射击班，那是手拿
把掐的事儿呀。“你有多大才，就给你
搭多大的台。”这是连长经常挂在嘴边
上的话。自己射击成绩这么突出，不
用问，连里肯定会成全自己的。

可刘战没有想到，连长宣布分配
命令，自己竟然被分到了武强所在的
班。过障碍是我的“短板”啊，连里
咋会这样分配呢？
“你不乐意我继续当你的班长

吗？”解散后，刘战的新兵班长武强，
用略带失望的表情看着刘战。

武强是全军表彰的优秀班长标
兵，尤其是在障碍训练方面有独到的
研究，他班里的战士在这方面都是高
手。刘战在当新兵期间没少从他身上
学到本事，能在武强的班里当战士，
怎么会不乐意呢，只是……
“原来你在座谈会上说的，愿意在

我手下当兵，不是真心话呀？”正在刘
战琢磨措词时，又听见武强追问道。
“愿意，咋会不愿意呢？”
尽管刘战说得有些拖泥带水，但

武强好像根本没有感觉似的，只见他
开心地笑着说道：“这就对了。我是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留下来的。”

原来是他硬把我留下的呀，刘战
的嘴咧得跟吃了苦瓜似的。不过事已
至此，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更何况军
人就是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啊！

刘战觉得武强对自己知根知底，
又极会因材施教，自己在障碍训练方
面的短板应该能彻底补强。技不压
身，先把过障碍的本领学到手也好。
刘战迅速调整好精神状态，准备迎接
新的挑战。

第二天是周末。早饭后，班长找
到刘战，“你先把这两本书看完，考过
了关才进行下一步训练。”武强将《运
动生理学》和《运动心理学》两本书
递给他。

学它干啥？刘战眼里写满了问
号，武强好像没看到似的，说完便急
匆匆地走了。班里战士的训练不是
“齐步走”，武强这是挨个布置训练内

容去了。
刘战无奈地坐在了学习桌前，先

看起了 《运动生理学》。心不在焉的
他，很快就将一百多页的书翻看完
了，接着又将同样厚薄的《运动心理
学》翻看一遍。刘战记忆力好，虽是
走马观花，也能记个大概。武强再次
出现在他的眼前时，他便胸有成竹地
说：“班长，你考吧。”
“这么快就掌握了？”武强边惊喜

地说着，边随口给刘战出了一道题。
刘战凭着印象，牵强附会地答

完。武强没有说什么，又给他出了几
道题。刘战有的答得似是而非，有的
没答上来，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你的标准也太低了，这怎么行？

继续看！”看着武强的背影，刘战有些
惭愧又有些无奈地回到学习桌前。“吃
一堑，得长一智。我可不能再被武强
批评了。”这一次，刘战格外认真，该
记的记，该背的背，两天后，他终于
胸有成竹地接受武强的考核了。
“嗯，这次回答得还行！”当刘战

很流畅地回答完了十多道题时，武强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班长，可以进行障碍训练了

吧？”刘战急不可耐地催促着武强。
“对！可以训练下个内容啦！”
“班长，咋不去障碍训练场啊？来

这里干什么？”刘战被武强领到了器械
训练场。
“刚才我说的是进行下一个内容训

练，也没说是去训障碍呀！”
心中有疑惑，嘴上却没再说什

么。训练器械时，刘战很认真，一招
一式练得格外卖力。他以为这样，会
缩短做“无用功”的时间，可没想
到，一连很多天过去了，这一关武强
一直都没有放行的意思。
“班长，我哪里练得不合格？你指

出来我好改呀！”刘战终于没能管住自
己的嘴，可话是尽量笑着说的。
“你没能做到学以致用。那两本书

的内容你都理解了，可你却不会运
用！”武强盯着刘战说道：“知识就是
力量。把消化了的知识用于实践，能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接着，武强又
结合着器械，讲解如何把学到的知
识，灵活用在训练器械上。

武强讲得口干舌燥，刘战听得茅
塞顿开。刘战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一
旦明白了为什么，就会全力以赴地照
着去做。又过了两天，武强让刘战结
束了器械训练。
“这回该进行障碍训练了吧。”刘

战心里想。可是武强并没有教刘战怎
样过障碍，而是让他跑起了五公里武
装越野。“这又是为什么呢？别问为什

么了啦，反正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
的，训就是了。”刘战自己做通了自己
的思想工作，他这回长记性了，在训
练时自觉地将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和练
器械增长的体能，结合起来。

刘战不再心急了。他不仅把全部
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五公里武装越野这
个课目上，逼迫自己不断提高标准，
还逐渐摸索出一套自我消除疲劳的
办法。
“你都练到这份儿上了，就免考

了。”这回，武强没有验收刘战的训练
成绩，而是将他领到了心心念念的障
碍训练场，挨个儿讲解着过每处障碍
的动作要领，刘战一边用心地听着，
一边想着自己的动作如何协调一致。

武强只给刘战做了一次示范，刘
战就一气呵成地跑了一遍障碍。
“挺好的。你这个徒弟很快就能超

过师傅！”武强满脸是笑。刘战诚恳地
说：“之前所学的知识让我练起来事半
功倍，器械训练增强了我的协调性和
力量，五公里越野为我提供了强大的
体能支撑，没有前期的准备，我哪里
能得到班长你的认可呀？”
“这就是我当班长一直坚持的理

念，因材施教。看到你有进步，我很
高兴。照这样好好地练下去吧！”

尝到了甜头，刘战知道下一步该
怎么做了。自信心爆棚，走起路来，
目光也变得格外有神了。

那天上午，武强握着计时器测试
刘战过障碍的成绩。
“优秀！”看着计时器，武强十分

满意地说道。
“今儿个我真高兴！”这一次，刘

战没有谦虚。
“你还有高兴的事呢！连长找我谈

了，你过了障碍这一关，是去侦察班
还是去射击班，想听听你自己的意
愿。”
“班长，我还没在你的手下干够

呢！”刘战说的是心里话，经过这段时
间的相处磨合，尤其是几次吃了班长
给他准备的“小灶”之后，他越发觉
得武强身上有着许多过人之处。在他
的班里当兵，真的学到不少本领！

考虑了一下，刘战斩钉截铁地说
道：“我去侦察班！”
“啊？”这一次，轮到武强纳闷

儿了。
刘战说道：“要想成为一名响当当

的全能战士，必须方方面面都过硬。
所以，我想去侦察班好好锻炼自己，
等有了真本事，再去射击班！”

武强眼珠不错地盯着刘战看了几
秒钟后，觉得这绝对是他的心里话，
也开心地笑了。

“ 小 灶 ”轶 事
■韩 光

山上跑来一群孩子，呀呀地唱着，听
不真切。我一个人望着青山与夕阳出
神。“叔叔，天快黑了，你站在这做什么？”
身后响起一个小女孩脆嫩的含着怯意的
声音。

我蹲下身来，捧着小姑娘清纯的小
脸蛋，深深地一笑：“叔叔要到很远很远
的地方去执行任务。看着这大山与鸟
儿，觉得美，很留恋这里。”“你要到哪里
去？”她的眼睛好黑好亮，一汪纯真。“到
一个很远很远的高山哨所上，那里也有
许多当兵的叔叔。”她的小手不断地在洁
白的羽绒服上轻轻地搓着，忽闪着大眼
睛，像大人一样叹了一口气，扬起笑脸：
“叔叔，我爸爸也在一个很远很远的高山
哨所当兵。他说他喜欢那座大山和喜欢
我一样，他还说他每天都要看着太阳从
山上升起和落下，就好像看到我睡去和
醒来。”

“你住在哪儿？”我轻轻地抚着她头
发。“我跟妈妈住在山下。”她两只有神的
眼睛睁得很大。“妈妈带我去高原看过爸
爸，要爸爸回来。爸爸流泪了，说哨所离
不开他。”不知什么时候，她眼里竟然有
了泪光。我心头一颤。一阵阵山风迎面
刮来，发出“呜呜”的响声。
“叔叔，这只鸽子送给你，这一只请

你带给我爸爸，好吗？爸爸说过他最喜
欢鸽子。这两只鸽子是那次我跟妈妈到
山上看爸爸，有个当兵的叔叔送我的。”
她摘下胸前挂着的两只用子弹壳琢成的
鸽子，交到我手里，笑了笑，就转身追赶
她的小伙伴去了。我迟疑了片刻。鸽子
雕琢得很粗糙，我下意识地把它们放到
耳边，仿佛还能听到鸽哨声声。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朝她的

背影喊。“婷婷。”她回过头来应了一声。
“婷婷，以后如果我碰到你爸爸，我一定会
把这只鸽子带给他。”我冲着她背影用力
一字一字地喊，眼中不知不觉便湿润了。

抚摸这对鸽子，就好像捧起了甘醇
的回忆。五年来，这对鸽子始终跟随在
我身边。五年过去了，小婷婷应该出落
成大姑娘了吧，她爸爸可从高山哨所回
到了她的身边？

鸽
哨
声
声

■
王
小
明

军营新传

非虚构的时鲜故事

微 纪 事

微乎，不是零碎是精粹


